勤工俭学

我最近高中毕业，进入大学就读，而读大学需要花很多钱，所以我就勤工俭学来帮补开销。我签约的时候才过了十八岁生日不久，那时候我除了知道我很需要钱外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
我们学校是一所男校，全校上下有过千个年轻的帅哥，而学校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要求，那就是要求学生们接受割礼。因为我们学校是后期圣徒教会举办的，而这教会是很原教旨的，所以非常重视割礼这种传统的仪式，现今有95%的新生都没有割包皮，所以他们都借此机会割了。而二年级的学生将被要求带上守贞套，这装置是用透明塑胶制造的，如同疲软的阴茎一样向下弯曲，用来套住整个男性生殖器，既不让阴茎勃起，也不让男生抚摸阴囊，守贞套底部有开口，方便男生尿尿。有些学生在毕业前甚至申请到校医院接受阴茎切除手术，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更能有效控制他们的性冲动，使得他们能够专心学术。

我到学校报到后，我遇上我的新室友，他是个可爱的小帅哥，名叫Mike，芳龄十八，高大健硕。我同时还认识了另外几个新室友，帅哥Craig、一头乱发的Johnny、游泳队员Jake。我看见Jake的时候，他正穿着三角形的游泳裤，我可以轻易看见他的生殖器形状。

安顿好住处后，我就去学生事务中心去搞勤工俭学的事了，我发现我好像没其他选择，因为其他工作都被挑了，我只能选别人挑剩的。然后，我就被分配到校医院去「改造」其他同学的阴茎，我心中大喜，我是个无屌不欢的小基佬，可以玩弄其他同学的阴茎对我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。那我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？

很简单，那就是玩屌、吃屌、剃屌毛，因为有很多男生在接受阴茎切除手术、割包皮、或者安装守贞套前都很紧张或兴奋，所以他们的阴茎会勃起，这会导致他们失血过多或者无法戴上装置。因此，我就要给他们口交，让他们高潮，阴茎在射精后自然就会软下来，然后才能进行手术。我每天大概「接待」最少十个男生，工作两到四个小时，很快我就被同学们赐予「至尊吃屌王」这个称号。

第一天工作挺不错的，就是不断的在填表，我的学长带了我观看了以后的工作流程，他还告诉我：我首先会负责「接待」接受割礼的男生，然后是那些安装守贞套的男生，最后就是接待那些接受阴茎切除手术的同学。我二年级的时候就会成为学长，然后同样的指导那些勤工俭学的一年级新生。对了，这个学长叫Dan，是个高大、健硕的阳光帅哥。

Dan说完，他就带我去接受含屌培训，因为有效率的含屌是一门学问。他带我进了一间空的诊疗室，锁上门后，他就脱光了，然后要求我跪下来去含他的屌。那时候我大开眼界，Dan的两腿间有着一个下垂的、沈甸甸的阴囊，两颗睾丸的形状清晰可见，可阴囊的上方却没有阴茎，只有一小截大约一寸长的阴茎残根。这一截阴茎残根不大，但看上去很硬，而且似乎在抖动着。Dan首先把我的右手拉去抚摸他的阴囊，两颗大睾丸在手掌中滑动着，Dan一边呻吟着，一边把我的手拉上去抚摸他的阴茎残根。这是我第一次抚摸阴茎残根，和阴茎差不多，只是短了很多，而且没了龟头。Dan随着我的抚摸而呻吟着，前列腺液也从他阴茎残根的顶端分泌出来，他扯着我的头发，把我的头拉去他下体，我开始含、舔他的阴茎残根。

含舔阴茎残根比含屌容易多了，但感觉很不同，我之前含其他男生阴茎时，我能感觉他们的前列腺液、尿骚味。但当我含Dan的残根时，我不单感受到Dan的前列腺液，而且还能感受到他比正常男生更加需要泄火。我一边含舔残根，一边玩弄他那对大睾丸，而他的残根在我的玩弄下也越来越硬、越来越温热。不多时，我感觉到一股温暖的精液从Dan的阴茎残根射出，这是我第一次吞下男生的精液，之前我只不过让他们射在我的脸上。不论如何，我今后似乎都要开始吞精了，但我开始喜欢这种感觉。

接下来的一星期是我的训练周，我开始学习如何进行包皮切割手术，然后我观看了一个二年级的男生安装守贞套的过程，我还看了我人生中第一场阴茎切除手术。我整个人的三观都被颠覆了，但我很喜欢这工作。我室友Mike开始和Johnny约会，然后成为炮友，Craig也开始跑来撩我，然后我们就成了男男朋友，而Jake则成为我们的闺蜜，经常跑来和我们一起混。每个周末都是我们的性爱日，为了磨练我的含屌技巧，那天我一定要给他们含一下，然后吞下他们的男性精华。

十月份，手术时段开始了，学生们会开始随机的收到电邮，上面写了他们进行手术的时段，然后他们就会请假，到校医院接受包皮切除手术。

我们的包皮切除手术是这样做的：学生来到校医院，进了诊疗室，他会被要求脱光衣物，只保留内裤。然后我们会给他介绍手术内容，要他签名，之后就把他送入手术室。进了手术室，他会躺在手术床上，趴下内裤，双腿分开。这时候就是我登场、给他含屌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包皮屌，而很多人在我的攻势下，很快就射了，而我很享受他们每一滴精液。

然后我就会把他的包皮翻到底，然后我就在那儿留个记号，我们的包皮切除手术与外边不同，我们的要求是做完割礼后，要导致勃起困难或者疼痛，或者龟头敏感度大幅减低，从而达到性欲降低的目的。之后，我就用镭射装置套在他的阴茎顶端，直到记号处，开机、切皮，完事后就为它们包扎伤口。我们通常要求他们在三星期后复诊，当他们会来复诊，我又要给他们含一回。我发现包皮切除确实改变了他们的性生活，他们很多都说他们没有那么敏感了，而且勃起时很痛，他们还会进行性行为，但次数大幅减少。但我很高兴，因为他们的敏感度降低等于更长的口交时间，以及更多的精液射在我的口中。

当我的基友们来切包皮时，我会比较上心，确保他们尽可能舒适。他们都是在学期中来的，而他们都很喜欢这样，因为他们觉得勃起时的轻微疼痛可以减低敏感度，这样就会延迟高潮的来临，同时可以抽插久一点。Craig还求着我尽可能的切他的包皮，手术完成后，Craig的阴茎就像完全没有包皮那样。每次我吃他的屌的时候，他都会因为微痛而呻吟着，但这些都不能阻止他在我的屁眼里取得高潮。

我是在一月切的，而学长Dan回来了，他的工作就是来切掉我的包皮。他之前没有吃过我的屌，当他吃我的屌的时候，那种快感是我人生中最强烈的一次。Dan先是抚弄着我的包皮，就像玩着一只癞皮狗那样，然后他就不断的舔着我的包皮。我看见我基友们的新阴茎，我心中也很激动，我于是也求着Dan尽可能的完全切掉我的包皮，如同Craig那样。手术后的两个月，我每次勃起时都有种被针刺着的痛，但成效斐然。过去，我打飞机坚持的时间，最长就是十分钟；现在，我最快需要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能高潮射精。

长期抗战的感觉非常好、非常性感，Craig和我不管如何激烈的舔着、吃着对方的屌，都不会很快就高潮射精了。我们吃完了、吃累了，还没有射精，还可以先后互操对方的屁眼，我们都非常享受这加长的性爱时间。

接下来的学期过得很好、很平淡，四月的时候，最后一个有包皮的男生也被我切了。然而，我工作的时候，我需要吃更多的屌。透过Dan的关系，我睡服了校医院的领导，改了新规，新规规定每个男生到校医院看病都要被我吃屌。就这样，每个月都有差不多一千条大大小小的屌被我吃过，吃过的精液比我吃过的吐司还要多。那段时间，我白天勤工俭学，成为吞精机；夜晚淫乱宿舍，成为Craig和一众基友的公共马桶。

第二年则是不同的故事，因为按照规定，二年级生都要带上贞操带，所谓贞操带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铁套子，套住阴茎和阴囊，让人不能抚弄，以便禁欲。因为人数众多，不是一次性全体安装，而是分批安装。那时候，我心存侥幸，以为我的基友们还有机会每天又吃又操。岂料，我那雄壮的小攻男友Craig成了第一批被安装贞操带的分子。那天，我看着Craig去接受安装，我几乎哭了出来，因为我非常舍不得Craig的大屌就此被锁住。其他还没有被安装的基友决定，剩下的人还是每天互操，知道我们中间最后一根鸡巴被锁起来为止。我很赞成，因为时间真的很紧迫，我需要抓紧时间去玩屌。

在正式锁上Craig的大屌前，我给他吃了屌，他这次射了很多，就像山洪暴发那样，我整张嘴都充满了Craig的精液。吃了屌，吞了精，该做的还的做，我拿出贞操带。仔细调教了一番，然后锁上Craig的生殖器，我将Craig的阴囊抓住，放入固定器。然后，拿起一根塑胶管子，那是导尿管，小心翼翼的插入Craig的尿道。之后，我将Craig的大屌放入贞操带前方的阴茎管里。最后，锁上屁股上方的锁。就这样，Craig的大屌和我就被冰冷的不锈钢贞操带隔绝了。

那天夜里，我和基友们试图安慰Craig，但那贞操带就像注魔了，Craig整个人都处于性挫折中。没多久，我们一个一个的被分配、安排去安装正操带。因为我们都被插了导尿管，所以整根阴茎被锁了也不妨碍站着尿尿，另外就是不会因为勃起而出现排尿困难。游泳队队员Jake是我们当中最后一个上贞操锁的，虽然我们都被上了贞操锁，至少这段时间内我们还有一条精壮游泳队员阴茎可以玩。我们都上了贞操锁后，没办法玩阴茎，我们只能改为不断的抚摸着、搂抱着对方。后来，我们买了假阳具，可我们还是比较喜欢揉着、吻着。

我上了贞操锁两个月后，我梦遗了，那天夜里，我梦见Craig和其他基友在轮流操我的屁眼，他们一个一个的将精液射入我的嘴里。那时候，我感到阴茎处有股压力，就像我的阴茎被当作毛巾那样被拧干。然而，我因为懒，并没有起床。第二天，Craig起床后，他发现我的床上满是大片的精斑。Craig看到我床上白花花的一大片，就知道我昨天晚上发春梦了，我们的阴茎都被插着导尿管，但导尿管并没有阻止我梦遗。就在我梦遗后，其他基友们在两个星期内也们纷纷梦射了，我发现，定期射精可以减低我们的性欲。

第二年下半个学期，Dan开始训练我关于阴茎切除手术（penectomy）的知识，然后要我去执行手术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，这时候，我需要去吃学长们、大男孩们的屌。

第一个上门切阴茎的男生很壮硕，看来是一个运动员，只是不知道他玩什么项目，尽管他是大块头，但他浑身都是肌肉线条，所以散发着浓厚的男性荷尔蒙气息，而不像是一座行走肉山。我在Dan的指导、观察下拿出了工具，破开了贞操锁，因为Dan害怕我会私自拆开我的贞操锁。这个运动男的屌，就是被我在几个月前亲手锁上，现在破开贞操锁，他的屌依旧很大。不知怎的，可能是我很久没有看过暴露在外的阴囊，我觉得他的阴囊是世界上最大的。

我立马将头凑上去那运动男的下体，去吃他的屌、舔他的阴囊。我是吃屌王，可从来没有这么疯狂，可能是我太久没有吃过屌了，那时候我就像一个瘾君子看到毒品那样吃着运动男的生殖器。我一边吃，一边勃起，勃起的阴茎顶着贞操锁，那感觉是真蛋疼，可这一点点痛苦是比不上吃屌的快感的。运动男虽然没有作声，但他全身都同意我的想法，他一直在呻吟，不够十分钟，他就高潮了。一股股温热的精液从他的大屌激射而出，那射速极其强烈，直射我的口腔，加上他射了很多，他就像可以无止境的射精那样，我几乎溺死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一滴不漏地全吞了运动男的精液，然后舔干净他阴茎上的最后一滴精液。

我从柜子里拿出阴茎切除手术的器材，我将那器材放在运动男阴茎根部一寸以上的地方，我再问他要不要切多一点？他摇了摇头，说这样就好了。我将切屌工具卡住他的阴茎，这高科技工具其实就是镭射刀，我一按开始，镭射射线就会切掉运动男的大屌。大约十五秒，运动男的大阴茎就掉落在我的手掌里，镭射刀在切割的时候会同时封住断面，避免大失血，我给他插上导尿管，再涂上特制局部麻药，运动男就可以离开了。运动男拉上他的四角内裤，他前端的裤裆凸起比之前小了很多，我将他的断屌放入盒子保存下来。

运动男之后，我又切了大约五十个男生的屌，我非常享受这份工作。然而，很快，我就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难过的事——性挫折，这性挫折的感觉是其他人难以想象的。我整天在屋子里裸体闲走，满脑子都想着和男生做爱的念头，但我无法达成。幸好，只要有人梦遗了，他就会叫我去舔干净他床铺、被子、裤子上的精液。

第三年，我继续切屌，现在，我对男屌的兴趣更加浓厚了。我每次看见男屌，我的心里就想着被操，很渴望去吃、去舔、去感受那根屌的尺寸、精液的味道，基本上我变成一个见屌就意淫的淫娃。当然，切掉基友们的屌是最伤心的部分，尤其是切掉Jake的大屌，因为我非常的爱他的屌。但轮到我去切屌时，是一个二年级生负责切掉我的屌，我选择保留了半寸阴茎，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看。伤口复原后，我回到岗位，继续切屌。然而，我已经懒得穿裤子，直接裸体上班，因为这样可以给其他男生看到他们将要成为的样子；同时，不穿裤子还方便我有空的时候玩弄阴茎残根，我的阴茎残根只有半寸，可触感却非常好，尤其是被Craig舔的时候。

Craig 是最后一个接受切屌的，我也例行去吃他的屌，当我吞下他射出的精液时，我也差不多高潮了。完事后，我一边在心中哀叹着、告别着这美好的大屌，一边走去拿工具。手术时，我原本想给Craig留下一寸半的阴茎残根，这样也方便我去玩、去舔Craig的残根。然而，Craig拒绝了，他拉住我的手，直接说要我从根部切掉他的阴茎。从根部切掉阴茎意味着连阴茎残根都不会留下来，我尝试和Craig讲道理，劝他不要这样做，至少也像我留下半寸残根。Craig心意已决，他非常坚定的拒绝了我的请求，我没法，只得顺了他的意。很快，我就玩真的切掉我男友的大屌，在他阴囊上方留下了一个平坦的伤口。我给他插了导尿管、包扎了伤口后，他亲吻了我的额头，然后就离开了诊所，我也得切掉下一个人的屌。

修养了一个星期后，Craig 和我已经脱离了守贞套的枷锁，同时也成为了无屌的新人。很快，我们就恢复了性生活，现在没有阴茎，我俩主要集中在肉体按摩、爱抚、亲吻。我特别喜欢和 Craig 用手指按摩对方的屁眼，我的阴茎残根每次都被弄得很硬。Craig 很擅长含我的阴茎残根，但不是很愿意吞下我的精液。我大概一星期射一次精，每次他都叫我射在他的胸膛上，方便我将自己的精液全部舔光。与之相反，我觉得含吸 Craig 的阴茎残根却不容易，因为太短了，没什么好玩的，但舔起来活着揉起来的手感和口感都很好，我真希望 Craig 当时愿意留下长一点的阴茎残根。Craig 跟我说不管我有没有留下阴茎残根，他都会爱我，因为他每次见到我，不管是什么场合，他都会性欲高涨。

Craig 从来不会在前戏的时候射精，他每五天就回来一场春梦，然后我起床时就发现我俩的床单，或者我的屁眼满是他的精液。而我则是一到两星期梦遗一次，通常是 Craig 发春梦之后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情景很性感，就像我被 Craig 操了屁眼那样，而我在当天晚上就会梦见 Craig 用大阴茎在狠狠的抽插我的屁眼，将我的男性精华操射出来，然后我下体一松，我就梦遗了。 

我毕业后，我在附近的大城市找到类似的工作，那儿有家专为基佬们而设的小诊所。现在，我拿着一年五万美元的工资，整天就是为基佬们切屌、锁屌、割屌皮。最近，我们有了新的项目，那就是为他们摘除睾丸，然后在他们空空如也的阴囊里放置一对假睾丸，同时给他们处方雄激素，使得他们既能够继续伪装成真男人，也将他们从无尽的性欲中解放出来。我们几个基友现在还经常见面、做爱，虽然我有点怀念打飞机的感觉，但我依旧不后悔接受了阴茎切除手术。
